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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简介

柳迪，一级美术师，内蒙古
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馆工作
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美术
促进会理事，内蒙古美术家协会
水彩艺委会副主任、职业道德建
设委员会主任，内蒙古油画学会
秘书长，内蒙古风景画学会副会
长，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研
究员。

“行走边界——银川美术馆馆藏朝克巴图作品展”在呼和浩特开展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文/图

4月 14日，由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银川市文化旅游
广电局主办，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银川美术馆
承办的“行走边界——银川美术馆馆藏朝克巴图作品展”在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

朝 克 巴 图 ，1981 年 毕 业 于 西 安 美 术 学 院 ，1990 年 在
内蒙古师范大学著名油画家妥木斯研究班深造。曾为北京
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第一届理事，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
画研究院第二届研究员。现为北方民族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被多家美术馆收藏。

本次展览共展出朝克巴图的作品 60余幅，均是由银川美
术馆从馆藏中遴选出的精品力作。展出作品题材丰富多元，
既有草原风貌、戈壁风光，也包括朝克巴图赴浙江嘉兴等地
采风，以及远赴俄罗斯期间的写生作品。阡陌纵横的稻田、
水乡的银杏树、旧运河上的码头岸边、老房子散发出的木质
味道、伏尔加河两岸异域风情……目及之处，一步一景，为参
观者带来沉浸式的视觉体验与艺术享受。

据主办方介绍，朝克巴图扎根草原文化沃土，以独特的
艺术视角、灵动的艺术语言、深邃的思想内涵，游走于传统与
现代、地域与时代、心灵与艺术的边界之上，打破地域文化的
艺术壁垒，展现出蒙古族艺术独有的精神气韵与时代风采。
本次展览搭建起呼和浩特市与银川市两地艺术家对话的桥
梁，以此为契机，两地将持续开展艺术展览、学术研讨、人才
培养等多领域的合作，不断推动双方文化事业交流发展，让
两地文化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本次展览持续至 5月
13日。

笔者有这样一种经验，在观看一些平庸乏
味的绘画时，往往会怀疑“绘画”这件事是否还值
得我们投之以热情和精力；而看到动人心弦的作
品时，则往往调动起自己的审美情感，在被作品
吸引的同时，对“绘画”的意义有了新的感悟与体
验。这种感悟缘何发生？按照叶朗先生的解释，
自然是因为这件优秀的作品在观者面前生成了
一个“意象世界”，从而使我们产生了审美感兴。
叶朗先生笃定地认为，艺术的本体是审美意象，
它不为我们提供有实用价值的器物，也不用逻辑
陈述的方式提出某种真理，而是向我们呈现了一
个有意义的、完整的感性世界。这样一种对艺术
的理解，无疑让我们对绘画艺术的体验更为深
入、深刻。当代绘画在形式表现上，确实处于一
个在视觉感受上非常丰富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
着每一位作者的作品都可以有一种“意象世界”
的生成。绘画作为艺术，离开真诚的艺术表达和
情感注入，注定沦为一种图像式的媒材游戏。而
在品读柳迪这两年的水彩创作后，我对当下的绘
画似乎又有了新的期待。

柳迪开始深入追索水彩艺术的表现其实并
不算早，他早些时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美术馆
的运行和管理上。当然，美术馆的工作使他从事
了大量的策展和艺术管理与交流工作，一种“过
眼录”式的艺术经验为他后来创作面貌的形成奠
定了基础。所以，当他有意在绘画上寻求某种突
破，意欲借助水彩来达成自己的艺术追求时，便
呈现出一种带有“性灵”意味的审美特质。

在视觉体验上，柳迪的水彩作品在形式语
言中蕴含着朴质底蕴的特质。水彩作为一种绘
画媒材，由于其易于产生丰富多样的视觉效果，
往往会将创作者引入一种追求语言形式变化的
道路。作为艺术表达的方式，语言形式的变化和
丰富当然是必要的，更容易引起观者对作品的观
看兴致。但是，一味地追求语言形式的多样和多
变，也往往会使创作者陷于“图像化”的陷阱中，
而多少会偏离艺术的本体——意象的生成。也
就是说，形式语言的丰富是为了艺术本体的凸
显，如若将对材料语言的追求当作艺术表达的主
要目的，作品的审美本质将被线条、色彩的堆积
与叠加所取代。事实上，在当代的艺术创作中，
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所以人们往往会感叹在当
下艺术创作中少有审美上的共鸣。而柳迪的水
彩却在水色交融、肌理多变的视觉感受中，呈现
了一种朴质的审美特质，反映出一种作者对艺术
的真诚与真挚。因此，我们在柳迪的作品前会得
到某种视觉和情感上的共鸣，从他略显哀伤的色
调中读到某种对艺术与生活的真切体验和热忱
表达。

在他近年来的作品中，以草原和大漠为题
材的风景画是主要形式。柳迪善于运用具有色
相倾向，但又沉稳而厚重的色彩来表现山、林、
草、云的形态，观者在视觉感受上，会体验到他
的作品似乎有着艳丽的色彩，但又在色彩关系
上相互融合而不显得突兀，鲜艳的间色与稳定
的复色产生的关系在他的笔下并不是一种降调
的中和，而是色彩之间碰撞所产生的视觉联想，
调动着观者的观看体验。柳迪在画面关系上还
长于处理色彩的明度关系，通过强烈的明暗对
比来构成一种视觉上的震颤感，形成一种浑厚
而苍茫的审美体验，强化着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在处理色彩关系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绘
画中的线条和笔触对作品的影响，在表现草类
植物的一类作品中，将绘画的用笔与客观物象
的形象巧妙结合，通过肌理效果呈现形成情景
相融的艺术表现力。

当然，以上的作品分析并不是说柳迪的水
彩艺术是完美的，事实上也并不存在完美的艺
术。而是意指柳迪在水彩创作上找到了比形式
语言和绘画技法更为本真的东西，即艺术表达的
性灵与审美体验的呈现。柳迪的绘画说明了这
样一个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问题，形式语言的目
的必须指向一个审美世界的建立。人们常用

“美”来评价或说明一件艺术品的价值或意义，其
背后的逻辑其实是，我们之所以在某类作品中感

受到“美”，感受到来自艺术的价值，其实是由于
作品通过种种手段和形式语言为我们构建了一
个可供体验的审美世界。这个“世界”往往凝结
着作者的情感和思想，蕴藏着艺术家对所生活的
世界的认识和生存体验，这些情感、认识和体验
通过艺术的手段和语言传达出来，与观者的阅历
积累和视觉经验产生碰撞和联系，便带给我们艺
术上的审美体验。

当代的绘画纷繁，样式各异，已然让观者感
到一定程度的迷失。而柳迪的水彩创作却因其
审美特质而带给我们一种思考，当然，这也是艺
术理论上一个永远开放的话题，即艺术创作究竟
是怎样一种存在？艺术，往往以作品的形似来证
实自身的存在，而作品的构成必然离不开使之成
为作品的形式语言和表现方式等要素，但当这些
要素通过某种方式嫁接或串联在一起是否就成
了我们所谈的“艺术”？海德格尔在他关于艺术
研究的经典文本《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梵高的

《农鞋》进行过分析，意在说明《农鞋》背后的一个
生存世界被作品的形式“澄亮”才是艺术作品本
质的存在。尽管美国人夏皮罗指出，梵高所画的
是自己的鞋子而不是农妇的鞋，但这样的指正并
没有影响海德格尔对艺术何以存在的论述的成
立。叶朗先生在《美学原理》中论述艺术之美时，
显然也认可并承续了这样一种看法。柳迪的水彩
风景让观者真切地感受到大地的存在，感受到这
片大地上承载的苍浑与豪放，并跟随他的笔触与
色彩走进他所构建的艺术世界。柳迪尽管在艺术
创作上开启的时间并不算早，却通过作品触摸到
了绘画艺术何以“存在”这样一个艺术哲学层面的
问题。当然，这并非意指作者在一开始就在绘画
中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说，他的艺术创作的
结果让我们有了这样一种感知和认识，让我们可
以在新的、更为深入的视角体验艺术所带来的美
的力量。

柳迪的水彩艺术也揭示了一种“艺术”与媒

材的关系。艺术的美，总是附着在一定的物质载
体上，艺术创作总要通过某种物质媒材来实现。
换句话说，艺术创作的过程是艺术家赋予物质媒
材以“性灵”的过程，是物质媒材通过艺术家的方
式和手段而开启自身审美特质的过程，王德峰将
这种过程称为“物之灵化”。当然，我们也可以将
物质媒材的应用视为艺术语言的一部分参与到
艺术世界的构建中。其中，最需要我们认识到的
是，艺术家对物质媒介的开启非同一般意义上为
物赋形的工艺制作，而是发现并激发媒材的审美
特质。柳迪利用水彩进行艺术创作，水彩作为其
艺术表达的媒材，需要在绘画的过程中激发水彩
材质自身的艺术表达力，让水彩成为“水彩”。他
通过特定的表达方式将一种审美植入“水彩”中，
使水彩成为特定的、感性的“水彩”，水彩的媒材
特质与柳迪的审美感悟和生活体验关联在一起，
开启了艺术审美的新世界。或许，水彩本身无所
谓是否是“美”的，但艺术家如果将审美体验植入
水彩，让水彩的审美特性得到闪现，它们共同构
成的关系则势必呈现为“美”，也就是说，艺术创
作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艺术家对于材料所携带的
审美特质的开启，让某种材质或语言的特质如其
所是地展现出来。

柳迪在相对短时期的艺术创作中验证着，
艺术家需要掌握绘画的方法、技巧，但不能是作
为工匠意义的制作来掌握这些。方法、技巧人人
都能通过学习获得，但把这些东西等同于绘画艺
术却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柳迪的水彩艺术似乎
在告诉观者，尽管艺术的创作离不开形式语言，
但作品如果仅仅具备形式语言（包括物质媒材）
则完全构不成艺术。世上不会有“艺术创作指
南”之类的金科玉律，如果有，也完全不可信，唯
有艺术家的追索才能让我们不断体验到艺术之
为艺术的力量与境界。

（作者系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秘
书长）

艺术感言

自古以来，人类几乎都是以
文字符号与图形来记录和读取记
忆，从这点上来说，文字符号与图
形相当于人类最早的记忆媒介。

对我而言，自己创作过的画
作都对应承载、记录着当时那段
时光的记忆，即使时隔甚久，当我
再次面对过去的作品，几乎都能
复读出当年创作时的种种细节，
包括彼时的心绪情感、风云冷暖，
面对许久以前画出的色彩形状总
能像唱针读唱片一般读出纸本上
抽象沟壑中蕴藏的尘封信息。画
纸经年叠加，如果最终叠成一世，
再拆开来看，那每幅画纸也都将
如一页人生切片一般。

曾在一部纪录片中看到，有
人问毕加索，面前的一件作品画
了多久，毕加索说：我几乎倾尽了
一生。

记录的媒介随时代发展不断
更迭、日趋革新，但绘画、书写这
类手工艺术创作却不能像科技一
样绝对地叠加。今人遍读古代著
述名篇，也未必一定能创作出超
越他们的作品。马蒂斯的线条与
色块，也不一定就比阿尔塔米拉
洞窟中远古时代的艺术遗存更先
锋前卫。

古人在寄宿僧舍时夜不能
寐，抬头看到明月将竹影投映在
洁白窗纸上顿觉心旌摇曳，美不
胜收。而今我们面对繁复无比的
大千世界时，还能否解读出比当
年僧舍夜窗明月更美的心绪，不
得而知。

明月的“明”字，我们今天按字
的结构理解大概就是太阳月亮加
一块儿，是最为明亮的概念了，但这
未必完全符合古人的造字理念。
我们看甲骨文、小篆中“明”字的写
法或《说文解字》中“明”字的分析，
一是从“月”者、月以日之光为光明，
计时、表日月交替、拂晓时分。二是
从“囧”（古代窗户的象形字），月光
照进窗内表光亮。在无边的暗夜
里，一轮朗月入窗，也许古人觉得这
才是人生中最为明亮的记忆。

柳迪近照

从形式语言到“物之灵化”
——柳迪水彩艺术的审美特质

●王宏伟

《河道之二》 布面油画
100cm×100cm  2024 年

《遇水逢山惟日暖》  纸本水彩 
80cm ×59cm  2025 年 10月

《星火》  纸本水彩 
 31cm × 40cm  2023 年 1月

《青草离离》 纸本水彩
36 cm × 51cm 2022 年 12月

《卉木如娑》  纸本水彩 35cm×102cm  2025 年 10月

《境遇》  纸本水彩
75cm×75cm  2025 年 7月

展览名称：行走边界——银川美术馆馆藏朝克巴图作品展
展览时间：2026.4.14 — 5.13
展览地点：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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